
范蠡秤的故事
■方天雨

小区门口常有一位老太太卖
菜，青菜沾着露水，萝卜带着泥土，
她对过往的人轻轻吆喝，声音刚好
揉进晚风里。清晨徒步完，我牵着
女儿慢慢走，她的小手软软的，一
路东张西望，来到老太太的菜摊前
停住脚。

摊边立着一杆旧木秤，秤杆被
岁月磨得温润发亮，细细的秤星嵌
在木头上，像落了一排细碎的星
光。女儿蹲下身，指尖轻轻拂过冰
凉的秤杆，又碰了碰沉甸甸的秤
砣，抬头望着我：“爸爸，现在都用
电子秤了，怎么还有这样的老秤
呀？”

我蹲下来与她平视，目光落在

那杆秤上，忽然想起嘉兴城南的范
蠡湖。二十余年前我初来此地创
业，只知南湖之畔有此一湖，常常
路过却未曾驻足。后来城南公园
被改叫范蠡湖公园，我时常带着晚
辈徒步其间，才慢慢知晓那段沉淀
在水波里的往事。范蠡助越灭吴
后，携西施泛舟至此，西施常在湖
边梳妆，胭脂落入水中，便生出了
五彩斑斓的螺。彼时的范蠡站在
湖边，望着悠悠湖水，心中思量着
前路：是重回官场，还是另寻他
路？最终他选择弃政从商，坚信商
人亦可通有无、济万民。

“这秤，和那位叫范蠡的古人
有关。”我轻声对女儿说。

女儿眨着眼睛，听得格外认
真。我继续讲：民间流传，范蠡见

市井交易多有不公，有人缺斤短
两，有人以次充好，便想着造一
件能定公平的器物。一日他见百
姓以石衡物，又抬头望见天上星
辰——北斗七星指引方向，南斗六
星定准方位——心中豁然开朗。
于是他以星辰为喻，造出十六两
秤：前七两对应北斗七星，教人做
事有方向；中六两对应南斗六星，
让人行事有定位；最后三两，便是
福、禄、寿。

“商人卖东西，少一两，便折了
福；少二两，便损了禄；少三两，就
连寿都缺了。”我看着女儿的眼睛，
慢慢说道，“这杆秤称的从来不只
是货物的斤两，更是做人的良心。”

女儿静静听着，小手依旧抚着
那杆老秤，半晌才轻声说：“爸爸，

原来小小的一杆秤，藏着这么大的
学问。”

风从远处的湘家荡吹来，带着
湖水的清润。我想起这些年与友
人挖掘范蠡文化，发起相湖徒步，
每年清明的第一个周六，约上好友
和孩子，无论人多人少，始终如约
而行。一路走，一路讲，讲范蠡在
湖畔悟道，讲这杆秤里的诚信与公
道，讲藏在商业背后的人心与道
义。

我摸了摸女儿的头，没有再说
什么。女儿点点头，紧紧牵住我的
手。晨光落在旧秤上，秤星泛着柔
和的光，像一盏小小的灯，照亮了
眼前的人间烟火。她还小，未必全
懂，但或许某天，她会在自己的路
上想起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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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去看花
■沈燕萍

进入四月，春日的一场花事接
着一场花事。稍不留神，漏了一
场，再看就要等明年了。

在春风春雨的滋润下，紫藤
花冒出花骨朵。想着找最近的地
儿看紫藤花开，当数小镇图书馆
的那三大丛。于是，我在单位吃
过中饭，开了电动车急急前往，要
知道花开不等人啊！老远就看到
了，竟然很像一串串紫葡萄呢。
我停好车，走近了细细看，整串的
花朵如瀑布一般下垂，单独看一
朵朵又似一串串小小的铃铛。与
温婉的紫藤花朵不同，紫藤的茎
呈现出突兀般的粗壮。这茎，品
性像野生的女子一般，沿着可攀
爬的物体，倔强而不遗余力地向

上生长。鼻子凑近花串，闭上眼
睛，我深深吸一口气，真的，有清
清浅浅的香气！江南一带，院墙
上，假山凉亭边，木质长廊顶，有
了这么一两株紫藤，一定会为粉
墙黛瓦的深宅老院平添不少风
情。如果碰巧下着春雨，雨水浸
润了花朵，仿佛吸收了它们的紫
色，向下流淌的水滴也变成淡紫
色的了。

微信朋友圈看到不少“黄木香
开了”的图文。在我们小镇的幸福
路转角处，有一栅栏的黄木香，满
满当当地盛放着小黄花，如果不仔
细辨认，还以为是黄色的蔷薇或月
季呢！它们左右上下延伸并垂挂，
把一长排栅栏掩盖得严严实实，如
同一匹涌动的黄锦缎。绿底黄花，
满眼鲜艳的色彩喷涌而出。这么

密密麻麻的花，一朵挨着一朵，一
片连成一片，风一吹，帷幔一般翩
翩飞舞。有年轻女子穿着白裙子，
袅袅婷婷地从大丛的花墙下缓缓
走过。长发飘飘，白裾飘飘，实在
好看。轻轻一个回首，微微一个香
软眼神，醉了的不只是跟拍的摄影
师，还有路人甲乙丙丁。

我从网上查得，木香花别名七
里香。原来这就是七里香啊，年少
时的一个谜团终于得以解开！那
个时候，诗人席慕蓉的诗《七里香》
正火，当时，没刻意去记诗的内容，
倒是这个题目一直深入内心。今
天在花下再来读这首诗，“而沧桑
了二十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
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郁
香”，微风拂动岁月，光芒缓缓铺开。

晚上下班回到自家小区，大门

进口处，两侧齐齐整整的绿化带
中，出现了玫红色的花朵儿，原来
杜鹃花也要绽放啦！映山红一到
城里，就把名字改成了杜鹃，规格
也变成了盆栽或者绿化带栽种。
在大山里，我曾看到过红红火火的
映山红，那种浩浩荡荡的野生力
量，像极了张牙舞爪的火焰。现
在，这花儿去了野性，更多地显现
出斯文与含蓄。细长的叶，精致的
花，植物也懂得因地制宜、适者生
存。可见植物也有两面性，这多像
我们人类：在职场穿正装，严谨有
度；在休息日，着休闲舒适版型衣
裳，放松生活。

一场场花事无比短暂，也无比
珍贵，相遇那一瞬，让我觉得世界
很小，我们能够见面。明日，明日
有什么花？走，明日去看花！

一把香椿
■许宏林

前天，表妹微信留言：我
妈给你寄了自家院里刚摘的
香椿，收到后洗净控干水分，
分小堆冷冻起来，吃的时候
解冻，口感和刚摘下的新鲜
香椿一样。看着这段文字，
鼻尖仿佛已经萦绕上香椿独
有的清鲜香气，心里也泛起
一阵家乡的温热。

昨天，我收到了姑妈寄
来的香椿，打开层层包裹的
纸箱，一股清新的春日气息
扑面而来，满满一箱香椿整
整齐齐码在里面，嫩红的芽
尖带着水润的光泽，叶片娇
嫩得轻轻一碰就簌簌掉落，
凑近一闻，还是记忆里熟悉
的味道。我立刻拨通了姑妈
的视频电话，屏幕那头的她
正坐在院里，打理着剩下的
香椿，头发已添了不少银丝，
脸上却依旧带着温和的笑
容，反复叮嘱香椿的存放方
法，生怕我存放不当，误了这
家乡的美味。。

我的姑妈，是我父亲的
妹妹，一辈子朴实善良，对我
们这些侄子侄女，向来掏心
掏肺地疼爱。这份姑侄情，
从年少时起就深深烙在了我
的心底。思绪顺着这把香
椿，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
前，我去离家有十里路的镇
上读初中的日子。我每天早
出晚归，往返于家和学校之
间。姑妈家离学校不过两里
路，心疼我奔波，便执意让我
冬天住在她家，免去我冒寒
赶路的辛劳。

那时候大家日子都过得
不宽余。姑夫是木匠，整日
里有做不完的木工活，家里
家外的重担几乎都压在姑妈
一个人身上，两个表妹在上
小学。姑妈白天要扎进地里
干农活，忙得脚不离地，傍晚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还
要给我和两个表妹做好热饭
热菜，等我们吃完，又洗衣、
喂羊、收拾家务，一桩桩一件
件，从天亮忙到深夜，其中的
辛苦，无需言说。那时候我
年纪尚小，唯一能帮姑妈做
的是放学后，辅导两个表妹
写作业，看着她们弄懂难题
的模样，心里才有能为姑妈
分担一点的喜悦。

姑妈没读过多少书，却
天生聪慧，肯钻研，是村里远
近闻名的种庄稼能手，经她
打理的庄稼，总是长得比别
人家的好。她虽不懂什么大
道理，却格外看重读书，一直
鼓励我好好上学，将来走出
农村，有更好的出路。后来
我去市里读高中，寒暑假回
家，总会特意去看望姑妈，跟
她说说学校里的事，汇报自
己的学习成绩。她总是听得
格外认真，眼里满是欣慰与
期许。再后来，我考上军校，
远赴部队，离家越来越远，一
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每次
回来，必定要去姑妈家，吃上
一顿她亲手做的饭菜。

我成家之后，日子愈发
忙碌，逢年过节给姑妈通个
电话，听听她的声音，问问她
的生活状况。岁月匆匆，一
晃我已五十多岁，青丝染霜，
眼角爬满皱纹，而姑妈也是
七十多岁的老人，身子骨不
如从前硬朗，却依旧闲不住，
守着地里的庄稼和自家院
子。这一把香椿，承载的不
只是春日的鲜味，更是姑妈
沉甸甸的牵挂与疼爱。

一把香椿，一生亲情。
姑妈的爱，朴实无华，却深入
骨髓，藏在每一顿热饭里、藏
在每一句叮嘱里、藏在这千里
寄送的香椿里。这份亲情，无
论走多远、无论过多久，永远
是我心底温暖的依靠。

《呼啸山庄》：我的第一本西方名著
■陈 平

影院里新版《呼啸山庄》上映
的消息传来，仿佛一阵荒原的风，
瞬间吹回了多年前的旧时光。上
小学时，我是偶然从电台广播里，
听到了对这本西方名著的介绍，那
凛冽又浓烈的故事，一下子揪住了
年少的我。于是我攥着一点点攒
下的零用钱，在街角小书店里，买
下了人生中第一本西方名著——
那本带着淡淡墨香的《呼啸山庄》。

那时的我还读不懂其中深沉
的爱恨与疯魔，只觉得书名里藏着
一股野性的力量，希斯克利夫与凯
瑟琳的纠缠，晦涩又让人放不下。

在那个对西方文学一无所知的年
纪，这本书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
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文学天地，也成
了我童年里珍重的一本藏书。

印象很深的是，读理工科出身
的妈妈从没读过西方名著，可她会
在我和爸爸出门之后，偷偷拿起我
放在桌上的《呼啸山庄》，一个人坐
在窗边安静地翻看。她不明白什
么是精神分析，也看不透文字底下
压抑的痛苦与执念，只是好奇女儿
如此着迷的书里，到底写着怎样的
故事。那份笨拙又认真的阅读，现
在想起来，格外温柔。

后来上了大学，在我喜爱的
英美文学课上，再次邂逅了这本

名著。在老师的解读下，《呼啸山
庄》早已不只是一个古老的爱情
故事，它更像一部深刻的精神分
析小说，剖开人性深处的创伤、偏
执、孤独与占有欲。我们这个时
代的人，依然会为执念所困，为孤
独所扰，为爱而不得辗转反侧，所
以总能在这部百年名著里，照见
自己的影子。

这些年再重读这本书，再看
如今新拍的电影，才真正体会到
重读与重拍的当下寓意。每一次
翻拍，都是这个时代对它的全新
解读——用现代人的目光，去理解
那些极端的爱与恨，去看见人物内
心的破碎与挣扎。

2026年的电影版本，无论你喜
不喜欢，它捕捉到的是一种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东西——对极致情
感的掌控欲，对占有与失控的迷恋
的当代情绪。这或许不是艾米莉·
勃朗特的原意，但它的确是我们这
个时代部分观众的内心投射。

真正的名著，就是拥有这样穿
越时空的魅力。它从 19世纪的狂
风荒原里走来，穿过岁月，抵达童
年的我，抵达偷偷阅读此书的妈
妈，也抵达今天坐在影院里的我
们。不管时光走多远，只要人心还
有爱与痛、挣扎与渴望，《呼啸山
庄》就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有属于
当下的意义。

■山里人

春，追风逐日，绿意渐浓。走在
三塔湾畔，只见草花满地，嫩柳拂
波，更有海棠树像是着了魔，捧出千
百娇艳花朵，呼啦啦簇拥而来。

这长着的一树树海棠，是垂丝
海棠，还是西府海棠，并不重要，关
键在于其枝干疏朗挺秀、飘然而立
的绰约风姿，在于开了花的——浓
而不厚、清而不淡、艳而不俗，粉中
带丽，娇里含羞……在于尚未开
的，“小蕾深藏数点红”“且教桃李
闹春风”，勾人联想。

如是，坐在苏公煮茶亭里，岂
能无动于衷。

遥想千年，苏轼在一个月光不
明的春夜，见园中廊上的光线照不
到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便独
自举烛，面对溢香“国艳”，不敢造
次，像守护心上人似的，只是轻轻
地呼唤……后来，曹雪芹有感于东
坡诗句的感性与柔情，欣然把它写
进了《红楼梦》。

话说“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宴
中有个摇骰抽签饮酒的游戏——先
抓到签的是宝钗，“只见签上画着一
枝牡丹，题有‘艳冠群芳’”，端方通
达的她，还真是众望所归。待轮上
湘云，一伸手就掣出枝海棠来，且有
诗云“只恐夜深花睡去”，而此时，孤
高清逸的黛玉，则笑将“夜深”改成
了“石凉”，旨在打趣湘云。然“憨湘
云醉卧芍药裀”，较之“黛玉葬花”

“宝钗扑蝶”，倒显得落落大方。
其实，有朋友也许早想到了，

《红楼梦》里还有一幅《海棠春睡
图》，与湘云醉眠何其相似。我没看
到过图，想想，画中定有春日海棠，
有熟睡了或者半醒着的美人，抑或

还有看了仍不愿移开视线的诱惑。
书上，“大家来至秦氏房中。

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
了人来。宝玉连说：‘好香！’入房
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
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
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
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头置有

“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以
及“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
乳的木瓜”，等等。

就凭这只“木瓜”，也大抵可知
画中美人是杨玉环。有说，一日李
隆基登沉香亭，召杨贵妃，见妃半
醉半醒，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于是
笑曰：“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
耳！”

关于“海棠春睡”这个话题，唐
明皇答了“睡未足”，将美人比喻为
花；而东坡则答“恐睡去”，则把花
拟成了美人。

历来，这样拿海棠打比方的，是

大有人在。步东坡后尘的女词人李
清照——千古第一才女，就在其
列。能说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确实了不起。“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
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
红瘦。”雨打疏林，看似冲击，实则也
是一种洗礼。《如梦令》都快问候了一
千年，不知有多少人亦从中懂得——
美人如花，花如美人，有说天下男人
惜花，是一种爱；而世上女人惜花，
则是一种怜，即一朵花对另一朵花
的惺惺相惜，婉转如同现时三塔湾
里的河水，绵绵柔柔。

婉约之后，还有痴情。与苏
轼齐名、并称“苏陆”的陆游，在公
元 1170 年，由运河经三塔湾入
蜀，一待便是八年。因蜀地海棠
闻名天下，甚是奇艳，引得放翁诗
兴大发，且被“市人唤作海棠颠”。

天下繁花千万种，这“一树梅
花一放翁”，何以如是痴爱海棠。
原来，内里还有个令人感慨无比的
故事——无奈中，陆游与唐婉分
手，诗人拿花送妻以示纪念。唐婉
拿手帕掩着面抽泣：“这是什么花？”

“这是相思红！”陆游声音哽咽。“不，
不，这不是相思红，是断肠花！”才女
泪如断珠，全滴在了“断肠花”上。
这花便是竹节海棠，又叫半边莲。

湾里，海棠树不多，但每株都
显得格外雅致。我好想把它看个
够，且坐在亭上，也把相关海棠的
故事想个够。

临了，出亭，三步一回头。侧
光中，我瞥见有根海棠枝桠生得奇
峭，尺余末梢独独欢跃在外，眉目
传情。缓步出湾，忽喃喃“来年依
旧笑春风”，像在说给海棠听，且又
像是自语。

春日海棠 撑伞缓步行春径
■全陈蓉

去衢州时，恰逢春雨绵
绵。天公不作美，在雨中游
览衢州的山水，会不会因行
路不便而少了不少情趣？

车子疾驰到衢州境内，
我隔窗向远处眺望，眼前不
时晃动着一片片明晃晃的
黄，晕染成窗外最亮丽的底
色。远山、房屋、树木隐在雨
雾中，如同蒙上一层轻纱，渐
渐褪了色，沉入宁静、素雅、
柔和的氛围里。只有大片大
片油菜花在雨水的滋润下，
那明亮亮的黄如浪潮般，不
时在田间跳跃、奔腾，与春雨
碰撞出最强烈的和音，一浪
高过一浪沉醉在乡野山水
中。我仿佛看到孩童时的自
己奔跑在开满油菜花的田
野，整个人被金灿灿的黄包
裹、浸染，浑身熏满油菜花的
香味。窗外的油菜花与童年
的时光不时冲击、重叠，唤醒
了沉睡的记忆，让我与春天
撞了个满怀。

走进药王山时，满目是
被雨水洗涤一新的碧绿色，
深吸一口气，清澈得沁入骨
髓。迎面飞流直下的瀑布群
汇成山的“眼”，在山涧欢快
地舞舞舞，玉珠落盘般响彻
山谷。

整个药王山有 27 处瀑
布，也许是雨水的缘故，形成

“一步一瀑、十步一潭”的壮
丽奇观。衢州第一瀑的马尾
瀑水流飘逸而下，如马尾般
拂过青山，在雨中更是声如
洪钟，水雾漫天。神农双瀑
并行倾泻，落入清澈见底的
碧潭，水雾轻盈，在浓荫古木
映衬下格外壮观。

药王山，相传炎帝神农
氏曾在那尝百草，唐代药王
孙思邈在山中隐居，扁鹊、华
陀、李时珍等采药而得名。
山中有回生桥、不老桥、济时
桥等，这些用古石垒成的桥
在春雨滋润下格外古朴、清
幽。撑伞走在桥上，如踏在
药王行医采药的古迹，让我
在时空交错中竟有些恍惚。

登江郎山，最奇特的当

然是三爿石和一线天。从
“豆包”上查到，那三座顶天
立地的石峰呈“川”型，分别
是郎峰、亚峰和灵峰。而亚
峰和灵峰对峙，高耸陡峭的
石壁中间相隔成一道直冲云
天的狭长缝隙。

走进一线天，仿佛遁入
一条云雾缭绕的仙道，两座
红砂砾岩巨峰像被巨斧劈
开，相互对望，彼此恋恋不
舍。一阵清风徐来，似窃窃
私语，在山道间流淌着一股
股清音。

拾阶而上到了登天坪，
雨雾如神秘的面纱，笼罩了三
爿石陡崖伟岸的身姿，只有巨
峰般的身影若隐若现。忽儿
云雾散开，石柱般的亚峰鹤立
眼前，千百万年来被风化的岩
壁凹凸斑驳，粗糙坚硬的石骨
被大自然雕琢成深浅不一的
沟壑和纵横交错的纹理，清晰
可见赭红色的岩石、绿色的青
苔和苍劲的树木，如一幅神奇
的画卷扑面而来。此时，一棵
灼灼盛放的桃树在雨水中格
外娇艳妩媚，如含情的女子面
对着石峰，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深。

我一直觉得春风春雨让
人恼，难以融入那种湿漉漉
的氛围中。前不久晚上看完
电影《呼啸山庄》，看到被雨
淋湿的街头，让小城恍若笼
罩在一片宁静之中。偶有疾
驰的车子飞驰而过，仿佛坠
入夜晚的朦胧和神秘之中。
突然被划破的喧嚣，让街道、
路灯、高楼、行人如同默片定
格在茫茫夜色之中，与电影
中的那些雨景场面交织在一
起，让我好像一下掉入江南
的烟雨里，空濛得竟有些不
知所措。而此次雨游衢州，
更让我跌入山水的空灵迷离
中，得到身心的抚慰和滋养。

日本松尾芭蕉俳句：“春
雨霏霏，艾草新长，青径踏
春行。”“落花飞雨里，撑伞
缓步，行于春径。”相对于春
和景明的明媚，在雨中踏
春，倒是体验到了别样的意
境，让我欲罢不能，一时有
些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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